
第” 卷第 3期
2002年 5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Ⅴol。 29,No。 3

May,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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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任预、李府所著的《益州记》,是常玟《华阳国志》后的六朝巴蜀地理名著。宋代以后二书已亡,在唐宋类

书、地理书和诗文注中,留 下大量的佚文。但唐宋以来,史 书方志多误署作者,改 窜原文,或者不能区分侨县与旧

址,应 当进行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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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巴蜀方志要籍 ,继晋常璩《华阳国

志》[1]之后 ,有刘宋时任预、梁李膺的《益州记》二

种。二书都亡于宋元之间,在唐宋的类书和地理书

中还保存大量的佚文 ,约有 180条 。但引文有时只

录书名 ,不标作者 ,遂不能分辩是谁所著 ,只好合而

论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地理类》曾经指出 :

“
其书虽不尽传 ,而大要亦多杂载事迹 ,取备掌故。

则掇拾搜罗 ,正考订者所不废。
”
[2]它 的考订价值 ,

-方面可以补充《华阳国志》的不足 ,因为常璩的书
是由地方史、地方志和人物三部分组成 ,所以地方志

部分只能纪要 ,不能详载。任、李二书详于州郡建置

迁徙、水道名山胜迹 ,给唐宋时编撰地志遗留下丰富

的资料。一方面更可以纠正明清地理书的错误 ,因

为明清方志辗转抄引二书 ,时有改窜 ,再渗杂己意 ,

混人他书 ,讹误滋增 ,面 目全非 ,必须靠原文来校正。

而近代学人重视明清方志 ,视为珍贵史料 ,往往以讹

传讹 ,郢书燕说 ,甚至据以非议史籍 ,反而自诩新有

所得。这些错误都不是原书之误 ,而是引文或解释

之误。

兹举出后代署名 ,书名、体例及引文 ,侨县等三

事 ,略加考辨。

收稿日期 :2002-01-08

作者简介 :李巧思(19s9一 ),女 ,山西代县人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 作者与署名
任预《益州记》历代经籍艺文志目都未著录,引

文始见于《水经 ·江水注》[3],唐宋类书《艺文类聚
·礼部》[4]、 《初学记》[5]及《太平御览 ·地部》

[6]抄 录条文不多。《说郛》[7]中 有任《记》十五

条 ,来历不明,大多是从《初学记》抄出,也不尽属任

《记》。考《隋书 ·经籍志》有
“
宋太尉参军任预《礼

论条牒》十卷
”
[8],因知他是晋宋间人 ,义熙时曾任

太尉刘裕(宋武帝)的参军。继仕于宋。《高僧传 ·

慧严传》载 :“何承天问佛国历法 ,(武 )帝敕任预受

焉。
”
[9]他的年代 ,正与邴道元注《水经》时相符合。

或误为杜预 ,《史记 ◆河渠书》
“二江
”
条注引杜预

《益州记》:二江者郫江流江也 [10]。 《后汉书 ·郡

国志》注同引杜《记》:巴 国有涂山,禹娶涂山氏女

[11]。 而《左传 ·定公八年》杜注涂山在寿春[12],

《左传》中也没有岷江分支为二江之文,无从作注 ,

因知杜预应是任预。《北堂书钞 ·酒食部》
“
卓王孙

井
”
条亦称杜预《益州记》[13],显然是与任字形近

而误。

李膺事迹见《梁书 ·刘季连传》[14],齐明帝时

为涪县令。《南史 ·邓起元传》附有李传 ,云 :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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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胤,梁武帝时,从益州主簿升为别驾 ,“著《益州

记》三卷行于世
”
[15]。 《太平御览 ·职官部》引

《三国典略》载李膺事迹 ,与《南史》相同,称
“
梁李膺

公胤 ,广汉人
”
。后代误以李膺任涪令为涪人 ,或与

梁太仆卿梓潼李膺相混。《隋书 ·经籍志》最先著

录
“
《益州记》三卷,李氏撰

”
,已不知其名字。《丨日唐

书 ·经籍志》[16]臆题为李克之书。据《新唐书 ·

艺文志》[17]知 李克为李充之讹 ,新旧史俱误认此

书是后汉蜀人李充所著。唐人于此书作者既已不

明,故引文多误题姓名。如《文选 ·蜀都赋》注引谯

周《益州记》
“
成都濯锦

”
一条[18],然 谯周有《三巴

记》,却与成都故事无关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

据此增补谯周《益州记》[19],实属张冠李戴。《初

学记 ·居处部》与《寰宇记》
“
成都司马相如宅

”
条更

误为王褒《益州记》[20],明 人《千顷堂书目》[21]

误著录褒《记》,遂成奇闻。

李膺以《益州记》一书著名于世 ,后世每将不明

作者的地理志归属于他。《寰宇记》
“
梓州(三台)”

下引李膺《蜀记》七条 (“ 大禹覆舟山
”
、
“
邓通铜官

山
”
、
“
犁刀山
”
、
“
五城山
”
及
“
宋置怀归县

”
、
“
西宕

渠郡
”
、
“
盐亭县
”
),唐宋时有《蜀记》数种 ,都不知

其作者,梓州方志引文臆题为李膺 ,所以乐史从之而

误。《益州记》另有
“
覆船山
”
条 ,全文与《蜀记》不

同,可知署名李膺《蜀记》之误。《舆地纪胜》
“
怀安

军(今金堂)铜官山
”
条又引李膺《成都记》[22]。

成都地志中不应有中江铜山,其误甚明。《蜀中名

胜记》又改《蜀记》
“
犁刀山
”
条为李膺《益州记》

[23],尤为荒谬。《舆地纪胜》又在
“
永康军 (今都

江市)离堆伏龙观
”
条引李膺《治水记》,此记当是五

代时杜光庭《续成都记》的佚文,与光庭《青城山记》

同属《续成都记》的分篇,不能署名李膺。又《蜀中

名胜记》引李《记》
“
开明氏造成都七宝楼

”
条 ,本是

孟蜀时释仁显《华阳记》的佚文,妄改为李膺的书。

明人引书,如此混乱,怎能令人相信。《升庵文奂》

卷七十八所引
“
李公胤《益州记》

”
尤为混乱。略云 :

玉女房下作三石人立水中,刻石要江神 ,浅无至足 ,

深无没腰;又立淘滩作堰之法 [24]。 此条实因《江

水注》于大堰下引任预《益州记》文,接着又采用常

璩《华阳国志》
“
玉女房下作石人刻石誓水

”
,未注出

处。杨升庵将上下文同视为一书,乃改题任《记》为

李《记》,又在文后增补明正德时出土石刻
“
立堰之

法
”
三句,混人古书。这也无怪升庵。明人引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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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大意 ,好以意改 ,风气如此 ,随处可见。清人修志 ,

既未查唐宋地志类书所引任、李二《记》,辗转抄袭 ,

又凭己意改窜文句 ,已经面目全非 ,再作穿凿附会的

解说考证 ,便成了呓语。影响至今 ,余风犹存。

二 书名、体例及引文
二书同名《益州记》,是借用古称来包括巴蜀地

区。汉初益州为汉中、巴、蜀、广汉四郡 ,武帝开西南

夷于犍为(黔蜀间 )、越扁(西昌一带 )及今滇黔 (益

州、胖柯二郡 )地区增置四郡 ,共有八郡。到蜀汉时

从益州分出梁州 ,统辖汉中及今川北川东十郡 ,益州

只剩有三蜀之地。及至晋宋 ,仍 以梁益二州分辖各

郡。梁改旧制 ,大增州郡 ,梁益二州在巴蜀境内已有

二十一州五十七郡 ,益州实际上已缩小了,所以书名

与梁时益州范围大不相同。

李膺《记》的下限是梁武帝时 ,如《寰宇记》
“
蜀

郡广都县
”
下引李《记》:“ 阿育王使鬼兵造八万四千

塔 ,广都江原有其一也。
”
传说流行于梁代 ,《南史 ·

蛮貊传》载 :武帝天监三年改造阿育王佛塔 ,塔为王

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之一。正好证明李《记》的时

代。又如《舆地纪胜》
“
潼川府
”
引《李》记 :∵ 梁大同

于此置盐亭
”
,时代相同。全书的体例 ,应像常璩

《华阳国志》巴蜀四志那样 ,按当时州郡 ,分叙各州

建置、沿革、大事、山川、名迹 ,并按地理书的惯例 ,必

须采用梁时郡县名称。今存李《记》佚文 ,应编排为

十六州 ,其 目如下 :

益州(治 成都) 江州(治犍为 ,今彭山北 )
东益州(治九陇,今彭州) 绳州(治 茂州)
邛少l(治依政 ,今邛崃东南) 懦州(治 邛都 ,今
西昌)青 州 (治 齐通 ,今 眉山北) 嘉州 (治 平
羌,今乐山北) 戎州(治 爽道 ,今宜宾) 楚州
(治 垫江,今重庆) 信州(治 鱼腹 ,今奉节东 )
潼州(治 涪县 ,今绵阳) 新州(治 北五城 ,今
三台) 北巴州(治 阆中) 安州(治 南安 ,今剑
阁) 黎州(治 晋安,今 昭化)
州下包括汉嘉 (今雅安 )荒郡在内,只有二十五

郡。任预《记》佚文过少 ,体例不详。唐宋引文又按

当时地名 ,改变了六朝州郡的名称 ,《太平御览 ·地

部》和《寰宇记》各州下引二《记》都已更名。因此今

见佚文 ,已非任、李原貌 ,如求旧著的原文 ,首先必须

还原六朝地名 ,否则便以唐宋郡县冒充古地。

仅举蜀郡(成都)为例。梁益州蜀郡辖郫、繁、

广都、牛蜱四县 ,《寰宇记》
“
犀浦县
”
引李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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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琬宅
”
条 ,而唐时才有犀浦县 ,在李书中应属于

郫县。又
“
双流县
”
之
“
汉程郑家于牛饮水

”
条 ,在李

书中应属广都。又
“
简州阳安县

”
引《益州记》蜀人

谓岭为栋 ,此条作者不明 ,地名当是牛睥。梁时郡县

位置还有特殊之处 ,如齐基郡治都安 ,在今灌口东 ,

所辖青城县在河西。又从灌口移汶山郡还绵虎 ,属

于绳州 ,灌口仍是绵虎东境的乡镇。唐宋后三地都

在灌县 ,而李膺《记》中 ,“青城山
”
佚文应归齐基郡。

“
灌口天彭阙

”
、
“
玉女房
”
及
“
岷江立堰

”
、
“
分流
”
诸

条皆应归汶山郡 ,不能混为一地。

三 侨置郡县
晋末梁益二州 ,北有氐羌作乱 ,南 因僚族内迁 ,

蜀中多侨置郡县。常璩《华阳国志》巴蜀二志各郡

中虽未标明侨置 ,实 际已有侨置的郡县 ,而李膺

《记》却有明确的记载。如《寰宇记》
“
剑州废茂陵

县
”
引《益州记》云 :“ 宋大明年置 ,后魏废。

”
茂陵原

属关中挟风郡 ,侨县在今剑阁西南百余里 ,“ 后魏

废
”
句却非原文所有 ,为引文时所增补。同书

“
剑州

武连县
”
引李膺《记》云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 ,以

武都流人于下辩县安置。
”
汉武都郡下辩原在今甘

肃东南 ,宋侨置于辅剑郡 ,即今剑阁西南八十里的武

功驿。《舆地纪胜》
“
隆庆府 (剑 州)阴 平县

”
亦引

《记》云 :“宋太始初 ,以 旧阴平流移之户置北阴平。
”

阴平郡本在甘肃文州 ,晋永嘉后为氐羌占有 ,宋因侨

置到今剑阁西北一百六十里的马角坝。

南部僚族内迁是成汉时的历史大事 ,侵扰巴蜀

数十州县。《华阳国志》原有记载 ,宋时已缺 ,唯《水

经 ·漾水注》中能见残文 :“李寿之时 ,僚 自胖柯北

人 ,所在诸郡 ,布满山谷。
”
此条过于简略 ,《 北史 ·

僚传》[25]《晋书 ·李势载记》[冗 ]和《资治通鉴 ·

晋纪》[” ]都曾参考李膺《记》增补为 :蜀本无僚 ,李

势时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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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潼、攻破郡县 ,十余万落 ,布满山谷 ,不可禁止。李

《记》叙述尤详 :“李势又从胖柯引僚人蜀境 ,自 象山

以北 ,尽为僚居。蜀本无僚 ,至是始出,巴西、渠川、

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 ,布在山谷 ,十余万落。

时蜀人东下者十余万家 ,僚遂挨山旁谷与土人参居 ,

参居者颇输租税 ,在深山者不为编户。
”
《北史 ·僚

传》全用李《记》之文 :“ 李势在蜀 ,诸僚始出,巴西、

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国,为益州大患。又

蜀人东流 ,山险之地多空 ,僚遂挟山傍谷 ,与夏人参

居者颇输租税 ,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
”
只省去从胖

柯人蜀 ,及 象山以北尽为僚居二事。僚人 自胖柯

(黔南 )出 ,由 江阳(泸州)北 上 ,经 资中,阳 安 (简

阳),犍为(武 阳今彭山北),至于广汉 (指郡属鄞县

与德阳二县、今三台遂宁地 ),梓潼 ,巴西 (阆 中),渠

丿丨丨(渠县 )。 巴西与梓潼最为荒废 ,所 以寄理于涪

县 ,渠川流人四散 ,所 以宋齐有东西南北四宕渠侨

郡。《北史》又载 :僚在
“
邛(西 昌)笮 (汉源 )之间

”
,

是土著民族 ,因黔中僚人北迁人蜀 ,也越过象山(汉

源大相岭)内迁 ,尽陷黎、雅、邛三州 ,三州渚县因侨

置于齐基(灌 口东 )、江源 (崇州)二郡 ,李《记》也有

记载 :“玉垒山在沉黎郡 ,去蜀城南八百里 ,去县西

北二十九里。
”“
晋永嘉分崩 ,李雄窃据 ,蜀地荒废 ,

将二十纪。夷人侵轶 ,僚又间亡 ,公私路绝 ,无可推

访。
”
前条有脱字 ,谓沉黎郡

“
原
”
在成都南八百里

(今汉源九襄 ),“侨
”
至齐基郡都安县西北二十九里

灌口。后条唐宋引文在雅州下指汉嘉郡 ,也侨置在

都安县南。宋齐立越禳僚郡和沉黎僚郡 ,标明是僚

人所居 ,而汉嘉至梁仍然荒废无郡县。临邛侨置在

江原 ,约 150年 ,详见《寰宇记》,并引李《记》说之。

梁大同中改越湍为扁州 ,又在临邛故址东南立邛州 ,

实是荒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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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Ⅱca】on oF Lost Ⅱ氵Z乃oⅡ J氵 Text

LI Qiao-⒍

(hbrary, sichuan No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 】I'lj z无 oLJ Jj by Ren Yu and Li Ying io a geographica11masterpiece of Ba shu in the Liu

Cao Peood after HIJ@y。 Dg cIJ。 zhjby Chang Qu。  Both books are lost after the song Dynasty,with a lot

of texts scattered in reference books, geographical books and peotry note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song Dynasty, Veo￡ cauon must be made of the Ⅱlisˉ attribution, coⅡ upt text or:nixˉ up of Ⅱnigrating sites

and o碗Ⅱ al曲es of counties in histoHcal books and local reco叫 s⒍n∞ Tang and soog。

Key words:Ren Yu;Li Ying;1rj z九 。.Jj;H△o yG而 g CIJo z九 j;s九 IJj JjⅡg zh乙 ;ⅡI9@乃 yB。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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